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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女
星
安
祖
蓮
娜
︵A

ngelina
Jolie

︶
割
除
雙
乳
以
防
患
上
乳
癌
，

引
起
大
眾
關
注
，
在
許
多
人
眼
中
，

她
較
手
術
前
更
美
麗
動
人
。

安
祖
蓮
娜
的
母
親
患
卵
巢
癌
，
與

癌
魔
搏
鬥
了
十
年
而
早
逝
，
令
她
留
下
恐

懼
陰
影
。
經
醫
生
證
實
她
帶
有B

R
C
A
1

變

異
基
因
，
患
乳
癌
機
會
是
八
成
七
，
得
卵

巢
癌
的
機
會
則
是
五
成
。
為
怕
年
齡
僅
四

至
十
一
歲
的
六
名
子
女
︵
三
名
領
養
︶
忽

然
有
一
天
沒
有
了
母
親
，
她
毅
然
決
定
防

患
未
然
，
切
除
乳
房
並
重
建
組
織
。

對
於
一
位
走
性
感
路
線
的
紅
影
星
來

說
，
這
決
定
並
不
容
易
。
不
過
，
患
癌
風

險
如
此
高
的
器
官
，
對
他
們
一
家
來
說
猶

如
埋
藏
了
的
炸
彈
，
隨
時
會
爆
炸
，
奪
去

她
的
性
命
、
這
一
家
的
幸
福
、
六
個
孩
子

的
母
親
。
她
不
是
怕
死
、
怕
苦
，
最
怕
的
是
子
女
還

小
沒
了
媽
。
願
為
子
女
赴
湯
蹈
火
，
這
是
母
愛
的
偉

大
。不

過
，
在
器
官
仍
健
康
之
時
，
很
少
人
能
當
機
立

斷
或
捨
得
除
去
。
一
位
紅
星
就
因
為
渴
望
結
婚
生

子
，
不
願
及
早
切
除
病
變
的
卵
巢
而
送
了
自
己
的
性

命
。
她
當
日
若
願
﹁
捨
﹂，
今
日
可
能
有
所
﹁
得
﹂，

保
住
了
性
命
，
過
㠥
幸
福
的
日
子
。

安
祖
蓮
娜
的
﹁
捨
﹂，
是
很
高
的
境
界
，
她
拆
除
身

上
的
炸
彈
，
為
家
庭
和
自
己
釋
除
了
沉
重
的
壓
力
，

換
來
長
遠
的
幸
福
，
實
在
令
人
佩
服
。

全
球
不
少
女
性
因
病
割
除
乳
房
，
期
間
受
到
不
少

心
理
壓
力
，
安
祖
蓮
娜
的
勇
敢
，
對
他
們
是
一
大
支

持
。
同
樣
，
無
論
是
身
體
的
哪
一
部
分
，
失
去
功
能

或
病
變
，
便
要
考
慮
留
與
捨
的
利
弊
。

在
我
們
的
人
生
中
，
也
有
不
少
自
己
意
識
到
的
計

時
炸
彈
，
就
因
為
名
利
等
各
種
原
因
而
不
捨
放
棄
，

直
至
炸
彈
無
聲
爆
響
，
便
後
悔
莫
及
。

百
家
廊

朵
　
拉

捨得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諺
語
俗
語
每
每
能
夠
反
映
民
間
智

慧
，
中
外
皆
然
。

古
人
有
所
謂
：
﹁
外
來
的
和
尚
會
唸

經
！
﹂
那
是
因
為
佛
教
從
古
印
度
傳
入

中
國
，
唸
佛
經
要
原
汁
原
味
，
當
然
是

印
度
和
尚
高
明
。
後
來
，
有
大
量
佛
教
翻
譯
成

中
文
，
便
利
中
國
佛
教
徒
，
不
過
直
正
鑽
研
佛

家
的
道
理
還
是
要
學
外
語
為
宜
。
然
後
﹁
外
來

的
和
尚
會
唸
經
﹂
演
變
成
﹁
洋
和
尚
會
唸

經
﹂，
那
該
是
西
方
衝
擊
中
國
之
後
的
事
。
鴉

片
戰
爭
以
後
，
外
國
人
來
到
中
國
耀
武
揚
威
。

害
怕
洋
人
，
就
成
為
幾
代
中
國
人
的
陋
習
。
現

在
，
這
﹁
洋
和
尚
會
唸
經
﹂
又
演
化
成
部
分
國

人
崇
洋
之
心
不
息
。

今
早
見
標
題
曰
：
﹁
澳
專
家
教
仔
法
，
父
母

賞
罰
皆
不
宜
﹂
。
真
是
﹁
太
平
山
下
老
襯

多
﹂
！
﹁
老
襯
﹂
者
，
廣
府
話
譏
笑
人
愚
蠢
不

知
世
務
而
容
易
受
騙
之
謂
也
。
這
是
甚
麼
專

家
？
一
派
胡
言
！
這
位
女
博
士
說
﹁
獎
勵
﹂
不

好
，
因
為
獎
多
了
而
直
至
不
再
吸
引
或
不
能
持

續
，
就
會
無
效
。
而
懲
罰
會
引
發
負
面
情
緒
，

或
令
孩
子
說
謊
、
或
令
孩
子
生
畏
云
云
。
最
有

效

是

﹁

積

極

回

應

﹂

！

英

語

叫

﹁acknow
ledgm

ent

﹂。

神
經
病
！
記
得
看
過
一
套
紀
錄
片
，
是
英
國

人
跑
到
台
灣
去
了
解
當
地
教
育
制
度
和
實
況
，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一
句
是
旁
白
說
，
台
灣
因
為
歷

史
和
經
濟
因
素
，
不
能
承
受
教
育
制
度
裡
面
，

生
產
出
任
何
一
個
知
識
水
平
低
、
謀
生
能
力
低

的
中
學
畢
業
生
。
換
句
話
說
，
那
些
英
國
人
明
白
即
使
以

當
時
台
灣
已
經
是
﹁
亞
洲
四
小
龍
﹂
之
一
，
也
無
能
力
讓

沒
有
謀
生
能
力
的
年
輕
人
過
西
方
福
利
社
會
的
舒
適
生

活
。澳

洲
﹁
專
家
﹂
侃
侃
而
談
，
是
因
為
澳
洲
政
府
仍
然
錢

多
，
年
青
人
給
慣
壞
了
，
仍
有
政
府
用
公
帑
去
奉
養
。
中

國
傳
統
教
育
觀
念
，
強
調
因
材
施
教
。
假
如
小
孩
子
有
以

自
我
為
中
心
的
傾
向
，
頑
皮
而
不
守
規
矩
，
就
要
用
適
當

的
懲
罰
來
約
束
他
的
行
為
。
如
果
性
格
懦
弱
怕
事
，
就
要

多
加
鼓
勵
。
所
以
，
孔
子
說
：
﹁
求
也
退
，
故
進
之
；
由

也
兼
人
，
故
退
之
。
﹂
冉
求
性
格
稍
嫌
過
於
謙
退
，
所
以

要
鼓
勵
；
仲
由
為
人
好
勝
，
就
要
略
為
裁
抑
。

近
年
，
我
對
東
西
方
教
育
觀
念
的
差
異
有
了
新
的
領

悟
。
中
國
自
古
以
農
立
國
，
長
時
期
都
富
足
。
較
多
中
國

人
吃
不
飽
，
是
鴉
片
戰
爭
以
後
的
事
。
因
為
富
足
，
所
以

社
會
上
不
必
過
份
爭
奪
，
便
希
望
社
會
和
諧
。
歐
洲
大
部

分
地
區
處
於
寒
帶
，
經
常
吃
不
飽
，
便
需
要
向
外
略
奪
，

所
以
歐
洲
人
凡
事
都
要
進
取
，
談
不
攏
就
訴
諸
武
力
。

澳
洲
建
國
，
就
立
足
在
種
族
清
洗
和
略
奪
他
族
的
資

源
，
歐
洲
人
大
肆
屠
戮
澳
洲
原
居
民
，
方
才
成
為
這
片
土

地
上
的
新
主
人
。
美
國
亦
如
此
，
歐
洲
人
將
美
洲
原
住
民

︵
舊
稱
印
第
安
人
︶
驅
趕
到
窮
山
惡
水
去
捱
窮
，
然
後
才

可
以
成
就
林
肯
總
統
講
的
﹁
民
治
、
民
有
、
民
享
﹂。
白

人
教
育
﹁
專
家
﹂
的
謬
論
，
有
其
歷
史
文
化
的
局
限
。
財

富
和
土
地
大
都
是
搶
來
的
，
對
下
一
代
多
點
驕
縱
又
何

妨
？踏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
白
種
人
到
亞
、
非
、
美
洲
搶
略
的

空
間
日
漸
收
縮
。
洋
人
唸
的
﹁
教
育
經
﹂，
要
小
心
﹁
消

化
﹂。

莫效洋僧枉唸經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三
年
前
盛
傳
廣
州
有
歌
壇
新
葩
，
台
型

足
聲
線
美
，
更
多
人
傳
她
之
歌
腔
酷
肖
鄧

麗
君
。
而
鄧
麗
君
生
前
自
我
創
作
了
一
個

劇
本
，
由
她
本
人
主
演
，
說
一
位
佼
佼
歌

者
和
一
個
痴
情
歌
迷
發
生
感
情
的
故
事
。

當
年
嘉
禾
老
闆
何
冠
昌
也
同
意
嘉
禾
投
資
六
百
萬

成
本
作
全
球
發
行
，
可
惜
當
時
鄧
麗
君
㠥
力
捧
她

的
法
國
男
友
皮
埃
為
導
演
，
而
何
冠
昌
信
心
不

足
，
已
叫
阿
杜
斟
好
了
名
導
于
仁
泰
。
此
事
拉
拉

扯
扯
間
幾
個
月
就
告
吹
，
鄧
麗
君
亦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五
月
八
日
在
泰
國
猝
亡
，
空
餘
下
﹁
鄧
麗
君
劇

本
﹂
一
個
招
牌
下
來
。
三
年
前
廣
州
出
現
了
一
個

新
歌
后
陳
潔
麗
不
但
有
九
成
似
鄧
麗
君
，
而
且
當

年
她
有
個
最
特
殊
的
歌
迷
擁
躉
，
叫
做
曾
蔭
權
。

不
錯
，
正
是
當
年
的
香
港
特
首
曾
蔭
權
。
那
時
每

年
兩
次
陳
潔
麗
都
在
澳
門
有
兩
場
演
唱
，
曾
蔭
權

每
年
都
會
親
自
過
澳
門
捧
場
，
一
年
去
幾
次
坐
頭
位
鼓
掌
最

大
聲
，
有
人
以
此
為
號
召
力
，
說
當
時
在
港
辦
陳
潔
麗
的
鄧

曲
演
唱
，
有
曾
蔭
權
為
號
召
力
一
定
滿
。

可
惜
過
了
一
年
，
曾
蔭
權
任
滿
，
這
一
轟
動
性
又
消
弭

了
。
正
是
時
也
運
也
，
如
今
再
有
人
提
起
陳
潔
麗
已
沒
有
多

少
人
認
識
。

﹁
曾
特
首
﹂
是
她
最
猛
粉
絲
此
一
巨
型
口
號
已
經
過
時
。

由
去
年
底
開
始
，
中
國
山
東
煙
台
出
了
一
個
窕
窈
綺
麗
的

少
女
谷
佳
倪
，
被
北
京
央
視
選
為
﹁
中
國
鄧
麗
君
﹂。
轉
瞬

間
消
息
傳
到
香
港
，
當
年
接
觸
過
鄧
麗
君
親
寫
那
劇
本
的

電
影
界
決
策
人
，
有
電
影
大
導
演
吳
思
遠
、
羅
文
，
有
陳

慶
嘉
、
林
超
榮
和
鄧
麗
君
生
前
經
理
人
阿
杜
本
人
等
，
個

個
想
舊
事
重
提
，
而
適
巧
吳
思
遠
在
內
地
有
院
線
有
影
院

近
百
家
。
鄧
麗
君
在
中
國
狂
熱
高
潮
無
比
，
近
幾
天
谷
佳

倪
由
山
東
來
港
試
唱
，
大
眾
蠢
蠢
欲
動
，
要
試
試
這
塊
試
金

石
。吳

思
遠
說
﹁
我
們
新
的
一
代
可
說
努
力
栽
培
她
，
個
個
相

信
鄧
麗
君
之
魅
力
可
以
重
返
人
間
。
﹂
對
，
鄧
麗
君
之
曲
歷

久
常
新
，
永
不
過
時
，
眾
老
友
不
妨
觀
察
一
下
這
個
新
的

﹁
中
國
鄧
麗
君
﹂
又
有
何
實
力
也
。

時也運也
阿　杜

杜亦
有道

年
輕
時
跟
利
家
駒
老
師
學
寫
宋
徽
宗
的

瘦
金
體
，
前
樹
仁
學
院
中
文
系
系
主
任
湯

定
宇
教
授
批
評
我
﹁
好
學
唔
學
﹂，
宋
徽
宗

是
賣
國
賊
，
為
什
麼
偏
偏
要
學
他
的
字

體
？
可
見
傳
統
中
國
人
的
道
德
標
準
高
於

一
切
。
例
如
，
張
愛
玲
前
夫
胡
蘭
成
的
文
采
風

流
；
周
作
人
的
散
文
超
越
魯
迅
，
但
他
們
始
終

是
漢
奸
。

告
別
瘦
金
體
，
從
此
擲
筆
棄
寫
書
法
。
近
年

隱
居
倫
敦
，
閒
時
翻
閱
碑
帖
，
愛
上
曹
全
碑
的

隸
書
。
剛
巧
倫
敦
北
部
一
華
人
社
區
中
心
書
法

班
招
生
，
於
是
重
拾
書
包
和
毛
筆
，
上
學
去
。

同
學
來
自
五
湖
四
海
，
有
英
國
人
、
西
班
牙

人
、
印
度
人
、
日
本
人
；
華
人
當
然
人
多
勢

眾
。
七
十
餘
歲
的
胡
老
師
是
新
界
原
居
民
，
自
學
書
法
成

家
，
別
看
他
滿
口
客
家
話
，
英
語
同
樣
朗
朗
上
口
，
經
常

掛
在
嘴
邊
的
一
句
話
；
﹁
唔
聽
我
講
，
無
得
救
。
﹂

老
師
反
對
吊
筆
，
勒
令
學
生
下
筆
時
手
腕
要
按
㟜
；
老

師
建
議
寫
楷
書
，
同
時
要
專
注
寫
一
種
字
體
，
別
三
心
兩

意
。
可
惜
沒
人
聽
他
的
，
同
學
各
施
各
法
。

英
人
珍
妮
最
有
學
習
精
神
。
她
居
住
郊
區
，
來
回
交
通

花
上
三
個
鐘
頭
，
從
不
缺
課
。
她
自
製
九
宮
格
軟
墊
，
上

網
向
中
國
訂
購
大
批
宣
紙
習
字
。
日
本
人
玲
子
最
認
真
，

一
筆
一
劃
研
究
半
天
，
她
將
中
文
書
法
教
科
書
翻
譯
成
英

文
，
逐
句
斟
酌
，
練
習
起
筆
和
回
筆
。
但
她
們
都
沒
聽
老

師
的
話
專
心
學
寫
楷
書
。
珍
妮
喜
歡
站
立
吊
筆
寫
草
書
，

龍
飛
鳳
舞
，
她
認
為
很
好
玩
；
老
師
則
認
為
她
﹁
未
學
行

先
學
走
﹂，
﹁
無
得
救
﹂。
玲
子
研
究
完
楷
書
又
寫
隸
書
，

花
心
濫
情
，
老
師
﹁
無
眼
睇
﹂。

來
自
香
港
的
學
生
難
得
機
會
講
粵
語
，
吱
吱
喳
喳
討
論

維
港
的
黃
色
巨
鴨
，
講
多
寫
少
。
來
自
上
海
的
汪
同
學
最

懂
得
爭
取
權
利
，
闖
教
務
處
投
訴
老
師
不
說
普
通
話
。
書

法
班
，
轉
眼
放
學
了
。

誰
人
還
會
批
評
宋
徽
宗
是
賣
國
賊
？
懷
念
湯
定
宇
教

授
。 學書法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執
筆
之
時
，
五
月
已
過
半
了
。
股

民
每
到
五
月
時
，
耳
畔
常
被
︵Sell

in
M
ay

︶
之
警
世
語
所
干
擾
。
信
不
信

由
人
，
總
而
言
之
，
當
出
手
入
市

時
，
難
免
有
所
警
惕
。
事
關
中
西
股

民
都
聽
過
此
如
魔
咒
之
語
。
﹁
五
月

窮
﹂
？
對
於
中
國
股
民
來
說
，
月
初
股
市

似
模
似
樣
有
起
色
，
殊
不
知
，
轉
眼
間
，

多
項
經
濟
數
據
不
樂
觀
，
股
市
瞬
間
走
了

樣
。
A
股
走
勢
跑
輸
大
市
，
確
令
人
失

望
。只

不
過
，
美
國
股
市
和
日
本
股
市
在
五

月
卻
節
節
高
升
，
屢
創
新
高
。
對
美
日
股

市
好
友
而
言
﹁
五
月
不
窮
﹂
而
是
﹁
五
月

富
﹂。
香
港
股
市
在
五
月
，
至
今
日
為
止
，

在
二
萬
三
千
三
百
點
間
徘
徊
，
上
上
落
落

扎
根
打
底
，
五
月
下
旬
，
過
了
佛
誕
假
期

後
走
勢
向
上
突
破
抑
或
是
繼
續
整
固
，
得

要
看
資
金
流
向
，
顯
然
還
得
看
大
戶
的
盤

路
了
。

環
觀
世
界
多
國
印
鈔
票
不
斷
之
餘
，
利

息
亦
不
斷
下
調
，
甚
至
有
負
利
率
之
傾

向
。
所
謂
貨
幣
戰
的
一
觸
即
發
，
其
實
可

以
說
已
啟
動
了
貨
幣
戰
，
金
融
市
場
風
高

浪
急
，
危
機
重
重
已
成
事
實
。
全
球
金
融

界
焦
點
都
放
在
神
州
大
地
的
中
國
，
唱
淡

中
國
竟
成
主
流
。
老
實
說
，
內
地
經
濟
數

據
確
也
利
淡
，
令
投
機
空
友
有
機
可
乘
。

事
實
上
，
中
國
還
未
完
全
對
外
開
放
的
金
融
市
場
，

正
在
進
行
金
融
改
革
的
當
下
，
中
央
掌
舵
人
的
舉
措

如
何
適
應
風
起
雲
湧
的
市
場
，
如
何
與
世
界
市
場
融

合
而
不
被
大
浪
吞
沒
，
與
此
同
時
，
又
能
夠
在
風
高

浪
急
中
向
前
，
力
爭
上
游
得
以
發
展
。
所
謂
每
一
改

革
或
政
策
推
行
都
可
以
稱
之
為
﹁
雙
刃
劍
﹂，
針
無
兩

頭
利
。
當
然
，
股
市
好
友
又
或
者
出
口
商
人
都
期
盼

中
央
放
鬆
銀
根
，
盼
人
民
幣
貶
值
，
至
少
不
讓
升
值

那
麼
強
勢
。
否
則
出
口
商
品
競
爭
力
走
弱
，
對
整
個

國
民
生
產
總
值
的
推
進
無
疑
將
會
有
硬
㠥
陸
的
危

機
。
或
許
對
全
球
經
濟
復
甦
也
不
是
好
事
。
不
過
，

十
三
億
人
口
的
中
國
，
金
融
政
策
如
有
差
錯
，
資
金

泛
濫
也
不
是
好
事
。
謀
定
而
後
動
，
一
步
一
腳
印
向

前
行
吧
，
別
㠥
急
。
內
地
與
香
港
經
貿
關
係
密
不
可

分
，
港
股
走
勢
受
制
於
內
地
A
股
是
不
爭
事
實
。
不

差
錢
的
香
港
投
資
者
靜
觀
內
地
數
據
和
政
策
轉
變
，

不
敢
輕
舉
妄
動
。

「五月窮」「五月富」？

微
信
緊
逼
電
信
，
支
付
寶
直
取
銀
行
，
上

回
書
說
到
各
個
傳
統
行
業
的
壟
斷
大
佬
們
一

個
沒
留
神
就
被
﹁
玩
票
的
外
行
﹂
打
劫
了
核

心
業
務
，
有
讀
者
閱
後
對
小
狸
表
示
：
﹁
真

的
是
這
樣
，
仔
細
一
想
好
震
驚
！
﹂
然
而
，

更
讓
人
們
震
驚
的
還
遠
不
止
此
，
比
如
今
期
要

說
的
支
撐
跨
界
搶
劫
的
核
心
、
亦
是
未
來
網
絡

發
展
的
大
趨
勢—

—

移
動
互
聯
網
。

當
慢
熱
型
的
古
董
們
甚
至
是
一
般
大
眾
還
在
感
慨

互
聯
網
對
傳
統
生
活
帶
來
的
巨
大
衝
擊
時
，
其
實
普

通
互
聯
網
亦
已
經
過
時
了
。
而
恍
如
昨
日
還
在
念
叨

的
互
聯
網
時
代
新
貴
代
表
新
浪
、
搜
狐
、
網
易
三
巨

頭
，
其
實
也
正
在
被
騰
訊
、
阿
里
巴
巴
和
百
度
所
取

代
，
而
後
者
正
是
移
動
互
聯
網
的
積
極
實
踐
者
。

還
是
可
以
先
想
一
下
一
個
現
代
人
今
天
的
生
活
：

去
哪
裡
不
會
走
，
打
開
手
機
中
的G

oogle

地
圖
，

G
PS

衛
星
定
位
後
，
手
機
會
自
動
導
航
給
你
指
路
，

細
緻
到
每
個
路
口
的
距
離
、
每
種
交
通
方
式
的
耗
時

都
清
清
楚
楚
；
想
吃
飯
不
知
道
去
哪
家
，
手
機
掏
出
來
﹁
開
飯

啦
﹂︵
著
名
的
食
肆
評
估
軟
件
，
內
地
譯
為
﹁
大
眾
點
評
﹂︶
一

下
，
風
評
好
的
、
環
境
優
的
、
有
特
價
的⋯

⋯

只
要
您
想
得
出

的
要
求
都
能
滿
足
。
不
僅
如
此
，
看
到
合
適
的
，
隨
手
來
個

﹁
在
線
訂
位
﹂，
踏
踏
實
實
吃
飯
去
；
再
比
如
，
一
兩
歲
的
小
寶

貝
放
在
家
由
保
姆
看
㠥
，
各
種
不
放
心
，
沒
關
係
，
裝
上
監
控

攝
像
頭
，
手
機
隨
時
查
；
而
利
用
各
種
時
間
空
隙
上
網
看
個
新

聞
、
淘
寶
一
下
、
發
個
快
遞
、
繳
個
帳
單
、
甚
至
檢
查
一
下
身

體
，
都
已
是
太
稀
鬆
平
常
的
事
，
就
像
之
前
有
人
說
的
那
樣
：

有
了
移
動
互
聯
網
，
你
就
是
世
界
的
中
心
，
可
以
隨
心
所
欲
地

享
用
各
種
服
務
。

根
據
工
業
和
信
息
化
部
的
最
新
統
計
，
截
至
今
年
三
月
底
，

中
國
內
地
的
移
動
互
聯
網
用
戶
總
數
已
達
到
八
點
一
七
億
，
其

中
僅
去
年
從
一
月
到
十
一
月
間
，
移
動
互
聯
網
用
戶
的
淨
增
長

就
達
到
一
點
一
一
億
。
難
怪
在
五
月
七
日
召
開
的
今
年
全
球
移

動
互
聯
網
大
會
上
，
馬
化
騰
擲
地
有
聲
地
表
示
：
﹁
移
動
互
聯

網
不
僅
僅
是
來
了
，
而
且
是
壓
倒
性
地
來
了
。
﹂

馬
化
騰
同
時
說
的
還
有
一
句
：
﹁
創
業
的
最
大
機
遇
將
來
自

跨
界
融
合
。
﹂
事
實
上
，
本
次
大
會
上
的
一
個
重
要
議
題
就
是

討
論
涉
及
九
大
行
業
的
移
動
互
聯
網
整
合
，
包
括
：
金
融
、
慈

善
、
汽
車
、
醫
療
、
教
育
、
媒
體
、
體
育
、
法
律
、
旅
遊
。
而

這
些
指
日
可
待
的
跨
界
融
合
，
不
僅
將
重
新
定
義
移
動
互
聯
網

—
—

業
界
就
說
，
移
動
互
聯
網
已
經
不
僅
僅
是
互
聯
網
的
一
種

形
態
，
未
來
移
動
互
聯
網
就
是
互
聯
網—

—

更
將
重
新
定
義
人

類
的
生
活
。

其
實
，
有
被
打
劫
的
，
就
有
當
海
盜
的
，
危
機
的
另
一
面
就

是
機
遇
，
全
看
你
夠
不
夠
機
靈
。

跨界搶劫（下）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每天早起，是一種習慣，但是更願意說自己是
被星星叫醒的。星星總是到晚上才開始閃爍，可
是夜晚的星星沒有黎明前的星星明亮。在月亮溫
柔的目光中睡了一晚，朦朦朧朧間感覺窗外有一
點亮，眼睛睜開，是一顆安安靜靜的啟明星在和
我打招呼。
窗外的啟明星，是在天亮前後東方地平線上一

顆特別明亮的早上的星星，這顆星在黃昏時分又
出現一次，於夕陽餘暉中再度展現它格外明亮的
光芒，黃昏星另名長庚星。後來人們才知道，所
謂的啟明星、黃昏星或長庚星，其實都是同一顆
金星。
喜歡每一天被早晨的金星恬靜地叫我起床。星

子沒有聲音，可是亮光比聲音還更刺眼。在附近
的回教堂通過播音器開始傳出晨禱的唱頌聲穿過
半明半暗的清晨時，樓下的花園裡，通常只有我
一人在健行，一邊快步疾走一邊牽掛㠥馬上就要
消逝的星星。每一天，被啟明星的亮光喚醒，在
花園晨運時，抬頭尋覓空中的星子，看起來明明
沒有星星的天空，經過仔細搜尋時，一顆一顆緩
緩顯現，猶如朵朵鮮花在徐徐綻放，縱然看得
見，摸不㠥，卻帶來恍惚的心動。可惜一旦朝陽
從房子對面的海那邊猛躍上空，天在頃刻間即大
亮，灼灼的星星瞬息消失，因為這份猝不及防，
每走一圈便昂頭眺望天空一次，老惦記那些凋蔽
的星花，究竟都落到哪兒去了？
夜晚的星星讓人想起梵谷，那粗拙的破碎短

線，粗獷的扭曲長線，焦躁不安的騷動線條裡灑
潑㠥激情奔放，濃郁得不可逼視，響亮得彷彿發
出尖銳聲音來的強烈顏色，藍和藍紫色、深綠和
棕褐色，閃耀發亮的深橙橘黃組成節奏顫動的星
月夜，叫人一看就銘刻於心，永不忘記，益發難
忘的還有當年到英國去參加女兒的大學畢業典禮

之前，先到歐洲去看印象派的真跡，在巴黎的奧
賽美術館，聽說原作收藏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
館，對㠥買來的畫冊，照樣陷入荷蘭人文生．梵
谷動人心魄的迷幻意象世界裡，也許人們沒能了
解畫家的痛苦和悲傷，但從畫裡反映出來的緊張
焦慮和戰慄掙扎叫人無法不震憾，帶一份淒楚的
蒼涼，對感覺過於敏銳的畫家沉溺於始終無法解
脫的困惑和混亂生出無限的同情。
清晨的星光卻是屬於米羅的。出生在西班牙巴

塞羅那的米羅，家裡本不贊成他學畫，為了維持
生計，他不得已去念商業管理和會計，體弱多病
的繪畫愛好者在成為商行職員後卻抑鬱不樂，工
作壓力再加上精神壓抑，米羅患了重病，復原後
家人終於同意讓他進入美術學校。當時誰也不曉
得，幻想力無比豐富的他，未來的繪畫題材選擇
了「女人、小鳥和星星」，他擅長將具象事物轉化
為抽象符號。圖案柔和，筆觸輕快，喜歡描繪神
秘之夜的小鳥，黑夜中的女人，令人遐思的燦爛
夜空，加上鮮艷瑰麗的奪目色彩，人們就把這位
「將兒童藝術、原始藝術和民間藝術揉為一體的大
師」稱為「星星王子」。
超現實主義的「星星王子」在1919年首次到名

家巨匠和藝術珍品薈萃的世界藝術之都巴黎，興
奮昂揚的心情並不能改變他和許多名畫家在初始
進入藝術圈時遭遇到的同樣命運。走在巴黎的街
頭，一個毫無名氣，無人認識的年輕窮畫家，圖
畫賣不出去，幾乎天天挨餓，要走進巴黎的畫壇
還需要更多的時間和更遙遠的長路。2年後他成功
主辦了首次個展，可結束並不算圓滿，因為一幅
畫也沒賣出。但是，充滿自信的米羅並無氣餒，
他說「個展雖然沒有引起太多的反響，但那些少
數鼓勵我的人，卻讓我懷抱了更大的希望，我相
信我一定會成功。」

米羅口中「那些少數鼓勵我的人」，其中一個是
米羅的同鄉畢加索。當時已經跨過「玫瑰時期」
（《拿煙斗的男孩》），開始「立體主義」（《亞威儂
少女》）並逐漸邁入「古典時期」（《奧爾加的肖像》）
的畢加索，買下米羅的自畫像，一直珍藏㠥，他
還介紹米羅認識許多在巴黎的藝術家。另一個是
以記者身份旅居巴黎的美國作家海明威，畫家和
作家時常去同一個拳擊館練習拳擊，結為好友
後，為表達惺惺相惜之情，當時生活也不好過的
海明威，湊足5000法郎買下米羅早期的重要作品
《農場》，這幅油畫現在收藏在美國華盛頓國立美
術館。
美國人在米羅個展過後10年，才看

見米羅。對於藝術家，十年並不算是
一條長遠的路，米羅的作品後來定期
在紐約等城市展出，成為超現實主義
的領頭軍。他以自然的藝術語言，隱
喻的表現手法，超越時空的方式與觀
眾交流，給美國前衛藝術界帶來極大
的衝擊和影響。
二十世紀西班牙三大齊名的藝術家

是達利、畢加索和米羅，達利和畢加
索的作品卻沒有米羅的絢艷多彩與純
樸天真的詩情畫意。不過，和畢加索
是好朋友的米羅，卻對大師畢加索推
崇備至，他曾經說過「談論現代藝術
而不提畢加索，就好像參加語言考試
而不帶字典。」「一部藝術史的偉大概
括」也是他對畢加索的讚賞。
今天仍然看見許多藝術家，想要出

頭的時候就雙腳出力踩踏在別的藝術
家頭上跨越過去，讚賞他人的作品更
是不可能的事。平時沉默寡言，打扮
得像鄉下人的米羅，寬闊胸懷是他成
為偉大藝術家的主要因素，有人形容
米羅的作品是「以星空作畫，用色彩
寫詩」。每當遇見星空，用細細的線把
點點的星串連在一起的米羅，他那雙

不受俗世塵埃污染，天真無邪的美好眼睛彷彿也
在天空中璀璨地熾烈閃爍。
一回讀到陳義芝的《宵禁九行》「十萬個門關

㠥，無妨/只要有一戶開㠥/十萬個窗關㠥，無妨/
只要有一扇開㠥/十萬個人都陌生又何妨/只要有
一人熟識，就像/十萬盞燈都滅掉/這世上仍有你/
獨自在我心頭亮㠥」。讀詩往往不足以進入詩情，
一定要用念，要念出聲音來，念㠥念㠥，清晨那
顆叫醒我的啟明星又再出現。只要這一顆星，每
天黎明前，發出寧靜的亮光，喚我起來，縱然天
空中千萬盞星光皆隱失，無妨，只要一顆星，便
足以讓全世界都渾圓飽滿地亮了起來。

叫早的星星

■「星星王子」米羅的作品。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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